
《失明的导盲犬》：世界不只是一种“看法”
■童潇骁（浙江文艺出版社文化读物中心编辑）

决定引进《失明的导盲犬》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该书绘者乔·托德-

斯坦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绘本作者。他以绘本形式重新演绎的“世界神话冒险

故事”系列让我感叹他高超的画面叙事能力。因此，当看到他能够在一本100多页

的图像小说中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叙事才能时，我便迫不及待地要来样张，开始阅

读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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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的熊》由自然文学作

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与画家九儿

联袂创作、接力出版社出版。这也

是两位作者继文津图书奖获奖图

书《鄂温克的驼鹿》后再次合作的、

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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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的熊》
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
Q：该书有着怎样的创作缘由？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我给自己的

定义是自然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

目前我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呼伦贝

尔草原及大兴安岭森林地区，以田野调

查的方式了解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变

迁、文化沿袭、生活方式及群体意识。

我的创作主要以蒙古族、鄂温克族、鄂

伦春族等北方少数民族风俗及野生动

物和自然环境为基础，通过小说形式重

构北方少数民族的荒野文化，包括使鹿

鄂温克人的驯鹿文化、蒙古族的游牧文

化、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等。我创作的

作品描述的都是人和动物在大自然中

发生的一种关系，寻求的是人和自然和

谐共处的可能性。孩子们可以通过我

的作品了解中国北方荒野的历史与文

化，意识到人类不是世界的主宰，人类

与所有的生命共享自然。

鄂伦春曾经是游猎于大小兴安岭

森林中的狩猎民族。我认识的第一个

鄂伦春人，是作家空特勒。她的长相

酷似我已故去的奶奶，所以我一直称

她为“空奶奶”。认识空特勒时，鄂伦

春人也像使鹿鄂温克人一样，放下猎

枪走出森林，不再狩猎。使鹿鄂温克

人因为驯鹿的羁绊，仍然生活在森林

中，而鄂伦春人缺少像驯鹿这样可以

与森林联系的纽带。

我是通过空特勒回忆录式的讲述

了解鄂伦春这个森林民族的。她在讲

述时极其善于描述气味——森林、树

叶、雨后的泥土、风……一切都有其独

属的气味。这种形容能力是一种我难

以企及的天赋，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浑然天成的能力。毕竟她是降生

在森林中的最后一代鄂伦春人。

《鄂伦春的熊》改编自我的短篇小

说《睡床垫的熊》。图画书是我的文字

作品之外的一种补充和注释，我也特

别感谢九儿赋予我的文字新生命。《鄂

伦春的熊》中，那些负载着生活的场景

如今不会再有了，作为创作者，我们要

把这些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曾经有

过这样的生活。

长久以来，我一直希望孩子读完

我的书，把书合上时，能感受到从中国

北方旷野吹来的风。

Q：该书有着怎样的创作过程与花絮？

九儿：几年前我无意中读到《睡床

垫的熊》这篇看似平淡的小说，被故事

吸引，画出来也满足了自己的期望。

《鄂伦春的熊》是一本现实题材的

图画书，故事节奏比较舒缓，没有汹涌

激荡的冲突，更像是一次欢畅的旅

行。这也是为什么书中在熊出现之前

做了漫长的铺垫，因为无论对于书中

的阿雅还是读者，真的像一次关于森

林的旅行，需要等待和耐心，一路走去

才能发现隐藏在森林中的宝藏。书

中，爷爷带着阿雅到森林深处去看熊

也正是如此，而且这种森林之旅对于

阿雅也不是第一次，所以一路上她和

爷爷一样，只是安静地前行。

一篇小说经过创作成为图画书，

阅读的群体和展示方式都发生了很大

改变，所以文本作了一些适应性修

改。小说中有很多片段是阿雅的记忆

不断地闪回，出现了现在与过去时空

交替的情节，图画书并不方便呈现也

不利于年龄偏小的孩子理解，所以选

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情节作为发生在同

一个时段——他们在森林时一路上发

生的事件来呈现。这条路很长，展现

的森林遥远而广阔，他们看到了很多

动物，当然有时是动物看到他们骑马

走过。画面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向读

者展示这些动物，这在图画书中并不

稀奇。我想要表达的是爷爷对待熊

和自然的态度，作为生活在森林中的

鄂伦春人，他们狩猎，但只猎取生存

所需的食物。他们不贪婪、不滥杀，

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这是鄂伦春

人的森林，也是所有动物的森林。

在我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合作

的《鄂温克的驼鹿》中，老猎人最终将

收养多年的驼鹿送回到森林深处，而

《鄂伦春的熊》中的爷爷对待熊的态

度是“敬畏并保持距离”，让熊远离人

类留下的痕迹，让熊睡在应该睡的地

方，而不是人类的床垫上。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为我提供了

大量资料来了解这个民族，让我有更

丰富的素材为书中人物作比较合适

的形象设定。

开始创作前，我先确定这本书的

主色调。故事讲述的是北方森林秋天

到来的时间段——熠熠生辉的秋天的

林地，白桦林金黄的叶子开始飘落，

松林仍然是绿色的，灌木则呈现出夸

张的红色……还有鄂伦春人特有的

质朴的服饰色彩，和整个故事轻松愉

悦的基调相一致。于是我选择了一

种柔和而艳丽的黄为主色调，这种黄

色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像秋日里温暖

的阳光。

风格上，我也做了很多尝试。某

些绘画技巧我不是很擅长，因为之前

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所以在创作中我

依然保持着小时候那种单纯地想要把

什么画出来的状态。在用一种风格完

成了一部作品，也在作品中实践了这

种风格以后，我再开始一本新书的创

作时，会尽量避开这种风格，否则会失

去创作热情。虽然在现实题材的创作

中我依然保持偏写实的画风，但是在

材料选择和整体感觉上，会尽量做不

同的尝试，希望多少有一些新鲜的东

西融入其中。

对于《鄂伦春的熊》，我选用了颜

色明亮沉稳、具有东方韵味的国画颜

料，在裱了宣纸的卡纸上进行创作。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国画的一些创作方

法，过程还是很艰难的。创作过程中

画废了一张又一张，画着画着我已经

忘记了自己用的是什么颜料和哪种

纸。但是我感觉这样很好，颜料和纸

是为最终呈现的画面而服务的，用它

们画出的这些画，只要可以好好讲故

事，就足够了。

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内核，无论

是暗示还是直接表露。对于孩子来

说，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认知会在

他们内心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像

书中的熊，“在这个夜晚，母熊会带着

自己的小熊进入阿雅的梦境”。就是

不知道，小熊们会梦见什么……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鄂伦春的

熊》创作即将完成时，我一再恳求九儿

增加全书最后一个画面——冬日森林

树下洞穴中冒出淡淡的白色气息。但

九儿认为全书展现的冬日森林画面已

经足够，无须再增加这样一个无关紧要

的小画面。画家已经赋予文字新的生

命，这属于创作的一部分，我必须尊重。

但这本书的读者——我想应该主

要是孩子。他们会思考最后熊去了哪

里。在漫天风雪的森林里，它们是否

有一个可以存身的地方。于是我再次

提出这个请求，这一次我的理由是充

分的——为了温暖孩子们的内心。

于是有了这个小树洞，树洞口有

白色的热气冒出来。树洞中黑暗，但

温暖。小熊蜷缩在母熊的身边，安稳

地完成自己一个个梦的旅行。这个画

面也是向空特勒——空奶奶致敬的。

●编辑手记

2007年成立以来，启发文化引进大批世

界一流、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儿童绘本。刘

杉峰最喜欢的大卫·威斯纳、安东尼·布朗、新

宫晋等大师作品中文版都由启发引进，他读

过很多启发的优秀绘本，信任启发的专业能

力，很希望能与启发合作。

刘杉峰介绍，该作品缘起于他大学时名

叫“我的动物形象”的课题，当时老师让他们

寻找喜爱的动物，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创造属

于自己的动物形象，他找到的正是树懒。他

做了大量调研，发现树懒身上有很多特点非

常有趣，激发了创作灵感，于是有了这个在树

懒身上生长雨林的奇妙创意。

从构思到反复修改故事，再到选择、确定

画法，用艺术的方式呈现，杉峰前后花了近一

年时间。但他和我们都认为，由于时间所限，

当时的作品未达到最佳效果，从故事到画面，

都还有修改完善的空间。启发文化专注于

“以尊重儿童的心，做最好的童书”，总经理曲

小侠要求我们秉承宁缺毋滥的原则，只做精

品，用好书与读者相遇。于是我们和作者达

成共识，尽我们所能把作品打磨好，再将它推

出面向读者。

作品从树懒、树懒蛾、绿藻间的互利共生

关系出发，展开艺术想象，这个创意是我们比

较看重的。一方面，主题能激发读者探索自

然的热情；另一方面，其中蕴含的“一花一世

界”的哲思，能引发更深思考。但如何把创意

很好地传递给儿童读者，是要思考的重点。

作者初稿的艺术性很强，但故事线相对薄弱，

主角小蛾子的形象也较潦草。对于读者来

说，无论传达知识还是哲思，首先要有趣，让

他们想要读、喜欢读。

带着目标，我们和作者重新为主角树懒

蛾设计形象，增加细节，也为他们增加很多虫

子朋友，重新梳理故事线，反复修改故事版，

丰富作品的叙事性。过程中，作者却遇到瓶

颈，主角树懒蛾的形象反复画很多稿，我们都

不满意。编辑团队一起给他找了很多参考，

反复开会沟通，引导他站在儿童视角创造角

色……一遍遍修改后，作者终于渐入佳境，小

蛾子灵动、传神，充满儿童趣味，我们都很满

意。作者感叹，如果不是编辑“逼”他，恐怕无

法做到这么大的突破，甚至觉得自己的画技

都更加精湛了。

这样对细节精益求精的修改有很多。比

如，我们建议作者在最后加一页图画，把镜头

拉远到地球之外，把视角拓展到更宏大的宇

宙，增强对比，用图画语言把“一花一世界”的

哲思表达得更加明确、清晰……我们花了近

两年时间修改打磨，不断克服困难，作者和编

辑密切沟通、合作。苦恼过、痛苦过，也着急

过，但如今，《你好，小雨林》赢得读者喜爱，一

切付出都值得。

《你好，小雨林》能获得认可，首先有赖于

独特的创意。独创性是原创作品最具生命力

的关键要素。“树懒雨林”这一独特创意依托

于自然，又超出自然，拓展了想象边界。主题

的层次性和丰富性，让绘本独具魅力。其次，

不同寻常的绘画语言，也让它脱颖而出。绘

本的图画绚丽，不仅铺陈广阔壮美的大场景，

也在每个细节呈现丰富细腻的肌理。这种特

殊的画法是作者试遍几乎所有他能想到的绘

画材料后，才找到的。他用大幅木板作画布，

先涂上石膏打底，再耐心细致地用多层颜料

薄涂，这样，用底层厚重的自然肌理和多层薄

彩带来的光色等丰富变化进行调和，将雨林

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天色变化，以及不同天气

的自然景观描绘得淋漓尽致。

这还是一本极具互动性的视觉发现绘

本。作者设计各种隐喻十足的画面，巧妙地

将树懒藏在每幅图画中，用尽巧思，让读者每

翻一页，都会发现更多线索，最后恍然大悟，

原来树懒的身体正是这座美丽的小雨林……

增加了绘本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后期策划产品时，我整理了树懒、树懒蛾

和绿藻之间生态关系的科普知识，放在导读

册里，介绍藏在树懒皮毛里的微型生态系

统。以书为媒，激发读者对大自然的好奇和

兴趣。此外，为了提升阅读体验，我们特意以

“树懒雨林”地图为基础，设计了一套“小雨林

探险棋”随书附赠给读者。

每个环节我们都尽心尽力，以读者需求

为出发点，为作者赋能。该书出版时，杉峰正

在日本武藏野大学读书深造。我们与他协商

好时间，在他假期回国之际，在首都图书馆和上

海书展分别举办新书分享活动，请他与读者交

流。两场活动反响热烈，新书签售环节，现场读

者排起长队，我们带去的书很快销售一空。

作品受到读者喜爱，是编辑最幸福的时

刻。策划优质童书，就要以儿童读者为本位，

去发现、策划符合儿童发展需求、符合儿童阅

读趣味的作品。此外，要发掘、策划有独创

性，有社会价值且兼具艺术性的选题，并用专

业能力为作者赋能。编辑要做好作者与读者

间的桥梁，陪伴、帮助作者把作品打磨好，从

读者需求出发，用产品思维、用户思维打造产

品，用优质童书回馈读者。

启发原创目前已出版的作品还不够多，

但我们以整个团队之力，与作者并肩而行，共

同成长，尽心尽力地打磨每部作品。期待能

用更多原创好书与读者相遇。

《你好，小雨林》
独创性使原创作品有生命力

■张文葳（启发文化主编、原创图画书策划编辑）

刘杉峰在上海书展作新书分享 很多小读者坐在地上认真聆听

对乔·托德-斯坦顿的期待让我有打开这

本书的动力，吸引我一口气读完的是故事本身

以及它所引申出的话题：当我们最习以为常的

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失效后，该怎么办？我

们“看”世界的方式究竟由什么决定？

讲一个关于“失明”的故事，不可避免地会

显得沉重、“黑暗”，至少会小心翼翼。如果讲

述对象是孩子，则会更加紧张。但在《失明的

导盲犬》中，我却很少看到这种紧张——可能

只有在导盲犬熊熊失去视力那一刻，我也如坠

黑暗。这要感谢作者选择的讲述方式，即用童

话般的方式来讲述一只导盲犬的冒险故事，可

能让我们不会当真，同时期待真的会有魔法能

让它重见光明。

作者选择一只导盲犬，而不是其他别的

动物失明的原因还有——它让主角的行为动

机有了强有力的支撑，也让这个幻想故事有合

理前提。只不过，这被刻进DNA的使命感令

人感到敬佩与心疼，因为真实地存在于每只导

盲犬身上。从熊熊发现自己看不见到他决定

要去寻找“不用眼睛也能看见”的魔法，其实没

有花太久时间。熊熊的动力来自一种导盲犬

的本能。从接受训练开始，导盲犬就放弃了自

由的天性，被教导在服役期间尽职尽责，真正

成为主人的眼睛。

熊熊和主人帕特里克在一起时的日子

是严谨规律的。哪怕熊熊已经足够随机应

变，性格跳脱到能带着帕特里克“飞”，但每

天的所见所闻仍然大同小异。因此，“重见

光明”之旅成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家”

冒险。经历过种种冒险，熊熊发现原来世界

远比想象的丰富。而所谓“不用眼睛也能看

见”的魔法就是用其他感官去感受世界。每

个人都拥有这样的魔法，只不过我们常常忽

略了除眼睛之外的感官。

对于拥有正常视力的人来说，视障人群

如何看世界就像是一个让人又好奇又恐惧的

秘密。《失明的导盲犬》用多线并进的叙事手法

和充满想象力的画面展现了他们眼中的世

界。全书大致可以分成两条故事线：一条是导

盲犬熊熊在失明后寻找“不用眼睛也能看见”

的魔法，另一条是帕特里克发现熊熊不见了

后去寻找他。熊熊的故事线中，作者设置了

两个不同视角来展现他对世界的认知。一个

视角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样貌，另一个是熊熊

失明后，在脑海中形成的“失真的世界”。两

种反差创造的或浪漫或幽默的情节都是作者

进行了大量采访，以及受到视障人群的真实

经历启发而来。

一些中途失明的人，可以凭借记忆、环境

中的线索，以及想象力，在脑海中构想出画

面。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为此提出了一个

概念叫“内视力”。假如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

那么，大家看世界的方式其实并不仅取决于我

们所看到的，还取决于我们的经历，以及最重

要的：我们是谁。

至于乔·托德-斯坦顿的画，一如既往地

展现强大的叙事能力。这次，他甚至为读者呈

现了一部纸上动画电影。《失明的导盲犬》中，

乔·托德-斯坦顿创作了非常详细的画面，尽

量让儿童读者不用脑补太多信息，就直接进入

下一个画面。这种电影分镜式的画面转换让

故事呈现出一种难得的流畅感——让人仿佛

置身影院，跟随光影流转，沉浸其中。

乔·托德-斯坦顿也延续了其对色彩的大

胆运用和在同一作品中使用数量有限的颜色

的创作习惯。在表现帕特里克和熊熊在一起

时，他使用了橙色、黄色等暖色，而在表现熊熊

在脑中构想的世界时，他使用了大量的黑色作

为背景，以白色勾勒环境，展现出其与真实世

界的区别。每每即将从真实世界切换到构想

世界时，乔·托德-斯坦顿使用的颜色都是偏

暗冷色，让两个世界之间的切换更加自然，也

提醒读者做好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熊熊的构想世界中出现

的其他角色，比如他“看”到的石头，都用的是

真实世界中的颜色。这不仅表明了熊熊失明

后是在调用对以往生活的记忆构建眼前景象，

更暗示失真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并没

有那么分明。

《失明的导盲犬》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熊熊

和帕特里克的故事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能从网上看到许多关于

导盲犬的争议视频，例如“导盲犬被公交或者

出租车拒载”“导盲犬被一些酒店或饭店拒之

门外”。或许因为工作特殊性，导致只有视障

者才能明白它的珍贵。

实际上，导盲犬与军犬、警犬、缉毒犬等一

样，同属于国家相关法规认定的工作犬，经过

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因为培训成本昂贵，全国

只有几家训练基地，主要靠政府拨款和公益援

助维系经营，加上导盲犬的生命周期短暂，全

国在役的导盲犬只有200多只，对于1700万视

障人士的出行需求来说可谓杯水车薪。日常

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携带导盲犬出行的视障朋

友，建议大家坚持“三不一问”原则，即不喂食、

不抚摸、不打扰，问一下视障者是否需要帮助。

编辑《失明的导盲犬》的过程中，我查阅

了很多资料，发现原来中国是世界上视障人

群数量最多的国家，包含低视力和失明人士

在内的总人数高达1700万，超过我国总人口

的百分之一，其中视障儿童和青少年有近30

万。因为出行困难的问题，他们总是无法被

我们“看见”。

但是与视障人群大量接触和交流后，我

们发现，因为专注，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丰

富的创意和想象力……《失明的导盲犬》中，帕

特里克就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口吻讲述了自己

充实的生活。希望有更多的人翻开《失明的导

盲犬》，去关注导盲犬和视障人群，也能明白世

界从来不只是一种“看”法。

《你好，小雨林》上市至今收获业内外诸多奖

项和好评。该书是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工作室

2021级学生刘杉峰的毕业作品。2021年7月，我

和启发原创团队的伙伴们一起去央美观看绘本

工作室毕业展，当时，杉峰为作品取名为《谧境》。

我们被作者笔下“树懒雨林”的画面所震撼，

被作品独特的创意和艺术表达方式所吸引，当即

联系到作者，表达了合作意向。


